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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黄润华先生 

 庄秀芬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我 2007 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参与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的评审。我负责民族文字古籍评审小组的联络工作，黄先生担任评审小组的副

组长，由此开始了我与黄先生 16 年的师生情谊。特别是我 2009 年租房与黄先生同一栋楼住，

和黄先生接触日益增多，他的谦逊儒雅的形象，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令我受益匪浅。回忆起

来，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仅讲几个印象最深的事。 

一、开展全国满文文献存藏情况调研 

2011 年 8-9 月，文化部开展对全国收藏满文文献典籍较多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

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文献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调研。古籍保护中心办

公室承担了这次调研任务。当时在全国分了三个调研线路，我有幸全程参与。黄先生参加了

新疆、内蒙古和北京地区的调研工作。记得去新疆的时候，飞机落地乌鲁木齐，我们放下行

李就奔赴调研单位开展工作，由于有时差，晚上很晚才睡觉，第二天再转赴伊犁。全程时间

紧、考察单位分散，令我心里十分不安，生怕累坏了老先生。但黄先生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

把精力都放到所看的满文古籍上；在内蒙古的调研中，由于有些单位不是一个系统，我们去

的时候一再推脱没有馆藏目录，黄先生就耐心地帮我和他们解释，最终得以了解到他们的真

实存藏情况；在北京存藏的调研中，很多单位没有整理满文古籍的专业人员，黄先生每到一

个单位，都会和他们说：“如果需要编目人员，我可以帮你们做。” 

调研中，我注意到黄先生几乎对每个单位的满文古籍都很熟悉，拿过一部书，他只简单

看一眼就说这是某某书，我过去来看过，还问人家我看过的某某书现在哪里，能否给我找来

看看。特别是在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发现一部乾隆年间满文抄本《西游记》，在北京大学图

书馆发现雍正年间刻本《异域录》，令黄先生格外激动。调研结束后第二年，他又让我帮忙

联系内蒙古，专程去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看书，后来还写了一篇论文《〈西游记〉满文译本

的新发现》。 

虽然东北三省的调研黄先生没有参与，但我通过调研单位得知，多数公共图书馆黄先生

都曾去看过书，还帮有些单位整理过满文古籍。我在齐齐哈尔图书馆亲眼看到了黄先生当年

的编目签条，可惜当时没有拍照下来。我在感动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黄先生当年编纂《全

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的不易。 

可以说，满文文献调研工作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像黄先生这样的专家支持和鼓励，正是因

为有他们站在背后，我才克服一路遇到的各种困难，顺利完成这次调研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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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呼伦贝尔市档案馆调研 

 
图 2  在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调研 

二、《满文文献知见录》的编纂出版 

2015 年，黄先生和我谈起了想重新编纂满文文献目录的想法。一方面是因当年编纂《全

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时条件有限，著录的文献和单位不全，里面的著录也有些错误，

另一方面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发现了很多满文古籍，同时国外也陆续出版了满文

古籍目录。重新整理存世满文古籍的藏量、种类、存藏单位等方面的条件基本成熟。黄先生

希望在《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的基础上再补充、修订，提供给大家一个尽量全面的

满文文献目录。 

经过请示报批， 2016 年 4 月，国家图书馆与黄先生、屈六生先生签订了《满文文献知

见录》的委托编写合同。2018 年《满文文献知见录》初稿完成，我开始联系多家出版社，

最终只有辽宁民族出版社（现辽宁民族出版社有限公司）可以编辑满文书籍。经过多次协商，

国家图书馆和辽宁民族出版社于当年 6 月签订了《满文文献知见录》出版合同，合同签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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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全国纸张涨价，原来签订的价格不能满足出版需要，应出版社要求又签了补充合同，减

少了赠送样书的数量。 

合同签订后，就开始了书稿的漫长修改过程。黄先生每次都把书稿发给我，我就和保护

中心办公室管理组的同事一起看稿子，大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我汇总交给黄先生，当时的

办公室主任林世田也和我们一起看稿子提建议。黄先生每一次都虚心听取我们的意见，仔细

修改书稿。书稿至 2020 年基本定型，但因疫情迫使出版速度不得不慢下来，期间又遇两位

老先生身体不适，出版社编辑更换，出版书号过期重新申请等种种原因，最终《满文文献知

见录》于 2023 年 2 月才得以与大家见面。黄先生终于完成人生最后一部学术著作。 

三、在黄先生最后的日子里 

2021 年初，我听闻黄先生爱子于 2020 年突然去世格外震惊，不知如何去安慰老先生。

一次在路上偶遇，看着他已经瘦的形销骨立，我很难受，但他只是和我说起《满文文献知见

录》校稿的事，其他事一句未提。我只好嘱咐他说有事尽管和我们说，千万不要客气，但我

知道，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黄先生是不会因琐事来找我的。 

《满文文献知见录》出版以后，我联系先生赠书事宜，他顺便告知我已经订票去广西看

望 93 岁的姐姐，由于不会网约车，请我帮忙在出发日订一个出租车。我说可以在馆里订一

个车送机，先生坚决不接受，无奈只好给约了出租车。后来先生 4 月回京还特意约我见面，

给我带来老家小食品，让我汗颜。五一节日过后，我和爱人一起去先生家里探望，他与我谈

了广西、无锡一路的见闻，精神状态很好，我以为先生的身体应该在慢慢恢复。接下来两个

多月单位出差、办会，我没有再与先生联系。7 月，保护中心举办《中华医藏》发布会，邀

请史金波先生出席，史先生提出想去看看黄先生，我因感冒没有同去。同事郭晶陪同，回来

后哭着和我说黄先生快不行了。我大吃一惊，这时才知道黄先生已经病入膏肓。随后和张志

清常务副馆长、老干部处同事一起去看望黄先生。看到虚弱的他心里倍感难受，回来的路上

忍不住流泪。 

随后的周末，我再次去黄先生家里，看他没有力气说话，我仅停留片刻便离开。之后和

他亲属保持联系，知他已经住院。8 月 6 日，我和爱人去海淀医院看望他，他见到我们很高

兴，还拱手表示感谢。这时他说话声音已经很虚弱，我要凑近仔细听才能听清楚，记忆力也

出现问题，很多人的名字已经想不起来。他说很怀念和保护中心一起工作的日子，退休后是

他学术研究的开始。但有两件事心里一直很内疚，一件是名录评审中有一部古籍的版本鉴定

错了，还有一件是有一次参加中心的会议，因为太累中午在家睡过头迟到了。还嘱咐我把《满

文文献知见录》送给几个人。我临走时说下周再来看他，他说希望还有再见面的机会。8 月

9 日出差，返程因飞机晚点于 11 日凌晨 2 点多到家。本想第二日再去看望黄先生，没想到

先生已经于当日离我们而去。前面一见成为永别。 

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都说，黄先生是一个讲究人，他无论对谁都是谦逊有礼，从不愿给人

添麻烦；他做事认真、做学问严谨，他的身上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风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日，我们送别先生，愿天堂也有图书馆，愿先生能在天堂护佑古籍世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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